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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北大红楼一层的毛泽东在北大红楼
工作处“新闻纸阅览室”，第一感觉是这里整洁
而简约，桌子、报架、椅子破旧到有些寒酸。百
年前的堂堂国立北京大学的图书馆，就是这个
样子？

这里的资深研究员告诉我，毛泽东在红楼办
公地点并非只此一处。红楼一层东头的图书馆主
任室的外间，也是毛泽东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毛
泽东在此帮助李大钊整理材料虽然时间短暂，由
于近距离接触，李大钊对毛泽东的影响是非常特
殊的。

此外，毛泽东在红楼的数个教室听过讲座、
开过研讨会……可以说在红楼多处可以寻觅到
毛泽东的足迹。我们仿佛看到，青年毛泽东在这
里孜孜不倦阅读的身影。

1918年8月，酷热的湖南长沙。从湖南第一
师范学校毕业的毛泽东带着他们湖南新民学会
的十来名青年踏上了前往北京的旅程。同行的这
些学子，大部分是准备赴法国勤工俭学的。

对于这次进北京，毛泽东记忆深刻，他曾经
回忆说：那年夏天，我决定到北平去。当时很多湖
南学生打算用“勤工俭学”的办法到法国去留学。
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用这种办法招募中国
青年为它工作。这些学生在出国前打算先去北平
学法文，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在一批批出国
的人里有许多湖南师范学校的学生，其中大多数
后来成为著名的激进分子……

说来也很有意思，毛泽东虽然组织了去法国
的勤工俭学，但是他自己没有去。为什么没有去
呢？人们有过不少的猜测或者推测，有的说是因
为语言问题，有的说因为百元大洋赴法船票问
题，还有的说是因为他的母亲在生病等等。各种
各样的说法都有。但是在毛泽东的回忆当中，我
们看到，他主要是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做出这
一决定的。他说，我陪同一些湖南学生去北京，虽
然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而且新民学会支持这
个运动，但我并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对我自己
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
有益处。

后来，他还和已经留法的同学、同志有过通
信联系，通信联系当中他也曾经说到了他为什么
不出去留学的问题。

他说：如果要想在现今的世界稍微尽一点
力，当然脱不开中国的地盘，关于地盘内的情形，
似不可以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功夫如
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关系恐
怕有些困难，不如现在做了。

这是毛泽东自己的回答。现在看来，毛泽东
当时不去出国留学，不去勤工俭学，是因为他认
为无论对于这个国家，对于这个民族，还是对于
他本人，都是留在国内更有利。

写到这里，闪过我脑海里的是毛泽东做《中
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
告》时的身影，是在灯下撰写《论持久战》《中国
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专著。哪一篇不是从中
国的国情出发，深刻认识中国的国情军情的鸿
篇巨制？

北大红楼在毛泽东的记忆中一定是十分深
刻的。他曾经回忆说：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
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个人
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炕上，几乎透不
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往往得先同两旁的人打
招呼。

在他同学的回忆中，最可笑的是他们来北
京的一帮年轻人中，能穿得像点样的外套只有
一件，所以谁出门的时候谁就穿。好几个人轮流
穿过……

毛泽东也曾经说过：北平的生活费用对我来
说太高了，我是借了朋友们的钱来到北平的，到
了以后非马上找工作不行。这时，他们原来在师
范学校教伦理课的教师杨昌济，已经受聘于国立
北京大学，出任伦理学教授。毛泽东是他的得意
门生，他帮助毛泽东找到了一个工作，推荐介绍
给了当时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

站在北大红楼面前，听讲解员讲述，李大钊
聘毛泽东担任了图书馆助理员，这个助理员一个
月能拿到的薪水是8块大洋，在年轻的毛泽东看
来这是一笔不小的钱，对于他解决眼前的吃住问
题应该是给予了很大帮助。

1918年10月的一天，毛泽东走进了刚刚建
成不久的崭新的国立北京大学的红楼，走进北大
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办公室，面对彬彬有礼且又
不失教授风范的李大钊，从湖南韶山走出的毛泽
东难免有几分局促。他们究竟是怎么谈话的并没

有留下文字记载。但是，这次见面对他们来说都
是一次非同寻常的邂逅。

毛泽东后来说，他在北大红楼，见到了“真正
的老师李大钊”。李大钊也曾经说，毛泽东是湖南
青年学生领袖，这个说法应该是在五四运动之后
毛泽东再次来京时所说。

在这段时间里，李大钊指导毛泽东接触到了
不少关于图书馆业务上的工作，使他有了能够看
到各种最新的书刊的机会。在他管理的日报阅览
室，有15种中外文报纸，这在当时来说的确是很
难得。这些报纸使毛泽东眼界大开，接触到了很
多在湖南没有接触过的东西。更为可贵的是，他
在帮助李大钊整理有关图书馆的资料时，有机会
讨论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

在北大红楼，毛泽东旁听了北京大学一些课
程，参加了好几个社团，比如哲学研究会、新闻学
会。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学术思潮，接触到了各
色人等，比如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领军
人物。

后来在陕北的窑洞里，他对斯诺说，由于我
当时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
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在
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
著名的领导者，比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
们应该说抱着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
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
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有一次胡适教授在北大红楼讲演，讲演结束
的时候，毛泽东想提一个问题，当时围在胡适身
边的有很多人，所以毛泽东提的问题也没有得到
胡适的回答。

毛泽东回忆说，但是我并不灰心，我参加了
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在
新闻学会那里我认识了一些同学，比如陈公博，
比如谭平山，后来他们这些人虽然变成了各种各
样的人物……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
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
有强烈的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可是1926年他
被张作霖给杀害了。

这就让我们想起，在毛泽东留下的手稿当
中，有上百篇是他用毛笔、甚至铅笔为新华社、
《解放日报》等写下的新闻稿。他的这些新闻稿，
在战争年代所起的作用非常重要。解放战争中毛
泽东用三篇新闻稿粉碎了国民党军企图进攻石
家庄的阴谋，“三篇雄文退敌兵”。这其中的新闻
功底可见一斑。

在这段时间里，因为要组织湖南的青年到法
国去勤工俭学，毛泽东还有机会到设在北京长辛
店的留法预备班学习。还到过河北省保定的蠡县
等地进行过考察，安排湖南籍准备勤工俭学的同
学在那里去补习法文等等，因此他也接触到了一
些原来在湖南很难接触到的人和事。

在北大红楼，在青年毛泽东人生当中还有一
件很重大的事情，就是他在这里认识并且爱上了
恩师的女儿杨开慧。

这里我们要多说一句，杨昌济先生对于毛泽

东来说可以称之为恩师。我们常说“知遇之恩”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
校的时候，杨昌济先生就非常欣赏这位学生。毛
泽东在一师毕业之后，给杨先生写信，希望先生
能在北京找找出路。在毛泽东没来北京之前，杨
昌济先生几次让先期到京的、也是新民学会的创
始人之一的蔡和森给毛泽东写信，催促毛泽东尽
快来京，一是商讨有关赴法勤工俭学的问题，二
是杨先生还希望毛泽东能够进北大读书。虽然后
来因为学历问题没能够进入北大，杨先生又把毛
泽东推荐给了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直至后来
为了解决这一批湖南留法学生的路费问题，杨昌
济先生抱病给在上海的章士钊写了一封信。信中
说：“吾郑重语君，毛蔡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

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毛泽东等拿
着这封信，找到章士钊为这批赴海外学子筹得两
万大洋的旅费。这也就引出了新中国成立之后，
毛主席每年用自己的稿费给章士钊还款两千元
钱的佳话。

关于这次进北京，毛泽东回忆说：当时我的
思想还是混乱的，我正在寻找出路，我读了一些
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一
个经常来看我的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
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当时我赞同无政府主义
的很多主张……

1918年11月，李大钊在寒风当中，在天安
门广场、中央公园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
维主义的胜利》这两篇文章的演说时，热情洋溢
地告诉人们，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
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他喊出了“试看将来的
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李大钊讲演的听众当中，就有从北大红楼赶
来的25岁的毛泽东。

在李大钊的引领下，毛泽东开始接触马克思
主义、社会主义的学说。毛泽东相继阅读了许多
关于俄国情况的书，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和
十月革命的情况。毛泽东在和斯诺谈到这段经历
的时候，颇带感情地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
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
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五四运动爆发之后，1919年的严冬，毛泽东
再次乘坐火车来到北京，这次和他一路同行，顶
风冒雪来北京的,是湖南驱逐军阀张敬尧运动的
公民代表团的成员。

百年前的“驱张运动”起因是，1918年3月军
阀张敬尧到湖南主政后，实施暴政，搞得三湘四
水民怨沸腾，湖南的老百姓忍无可忍，各界自发
组成了驱张运动联合代表团。他们赴京请愿，向
当时的总理衙门递交湖南人民的请愿书。

到达北京之后，他们住进了皇城根一个神秘
寺院福佑寺。毛泽东一进福佑寺就开展了紧张的
工作，迅速成立了一个平民通讯社，毛泽东自任
社长。他带领编辑撰写油印了揭露湖南军阀张敬
尧罪恶的文章和驱张的消息，向全国各大报社发
稿。福佑寺的灯光经常亮到黎明。在后配殿，烧香
的案子就是他们的桌子，搭起的木板就是他们休

息的地方。毛泽东起草了《湘人对张敬尧私运鸦
片之公愤》《湘人力争矿厂抵押》等犀利文字，经
过北京的《晨报》等报刊发表或者转载以后，在全
国产生影响，也让更多人聚集在了驱张运动的旗
帜下。

在这里，毛泽东和湖南的学生社团、北京的
辅仁学社建立了联系，发动他们参加这次驱张运
动，并且成为一支重要力量。北京大学的邓中夏
等也是参加驱张斗争的积极分子。

1920 年 1月 18日，毛泽东和邓中夏以及
辅仁学社在京成员，赶到南城陶然亭的慈悲庵
内，共同商讨怎么样驱除湖南军阀张敬尧。会
后他们在山门外那棵大槐树下照了一张相，这
也成了毛泽东在上个世纪20年代留在北京的
非常珍贵的影像。

1920年1月28日，湖南驱张运动的各界代
表在毛泽东的组织和带领下，顶着寒风、冒着漫
天飞舞的雪花奔向了新华门，向当时的北洋政府
国务院递交请愿书，请愿书的题目是“湘人控张
敬尧十大罪”，痛陈了他“督祸湘人，罪大恶极；湘
民痛苦，水深火热”的事实。喊出了“张毒不除，湖
南无望”的口号，强烈要求张敬尧下台。

毛泽东和驱张运动的代表在北京先后进行
了7次请愿活动，掀起了波澜壮阔的驱张运动的
强大的舆论场。在当时全国政治军事集团各种力
量角力的大背景下，青年知识分子和一个强大的
军阀对垒居然实现了成功逆袭，获得了空前成
功，张敬尧最终被赶出了湖南。

驱张运动期间，毛泽东数次到北大红楼拜访
李大钊，李大钊介绍他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李
大钊创办这个学会就是要把思想启蒙和文化事
业作为重点，宗旨是：要联合同辈杀出一条道路，
把这个古老腐朽、呻吟垂绝的被压迫、被剥削的
国家改变成为一个青春年少、独立富强的国家。
他们要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
事业，转移末世风俗。要求所有的会员具备以下
信条：第一奋斗，第二实践，第三坚忍，第四俭朴。
它的宗旨和信条毛泽东非常赞同。加入这个学会
以后，积极参加了很多活动。

在北大红楼，毛泽东还读到了马克思主义的
最新译著，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书刊，使得青年
毛泽东真正跳出了湖南的视野，站在了全国乃至
全世界这样广阔的历史舞台上来思考问题。

从此，毛泽东的政治生涯发生了很大变化，
也使他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而且用马克思主义
的思想、学说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走出了第一
步，也奠定了他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
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信仰基础。

关于这次进北京，毛泽东在1936年和斯诺
长谈时说：1920年的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
工人们组织起来了。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
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影响的指引，我第二
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
心地搜寻那些能够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
的共产主义的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
的心中，建立起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
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的解释以
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
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
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是考茨
基著，《社会主义史》是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
天，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和行动上，我已经成
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
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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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晓得天下的黄河几十几道湾∕几十几道
湾上几十几条船∕几十几条船上几十几根杆∕
几十几个艄公哟把船来搬……”还有比这更为荡
气回肠、激动人心的信天游吗？也许会有，但在我
的意识里，却总以为这曲《天下黄河几十几道湾》
的信天游，是最撼动人心，是最具英雄气概的那
一曲。

从地理意义上看，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
喀拉山北麓处的约古宗列盆地，在盆地的西南
部，有一个面积不到四平方米的小泉，澄澈的泉
水，翻着清亮亮的水花涌流，黄河的源头由此生
发，先还轻盈缱绻，渐渐雄壮浩荡，一路波涛汹
涌，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挟沙裹
泥。流经晋陕大峽谷时，因为两岸山势的雕琢，放
浪出一道道幽深的河湾，乾坤湾该是其最为绮丽
的一道。

曾经给予我文学灵感的陕北吸引着我，我总
想以一部长篇小说来报答。但哪里是我着墨的始
发地呢？当然是延川县的乾坤湾了。

再次来到这里，晚饭过后绕着黄河的乾坤湾
走去，遇见了一位捉蝎子的人。知他来捉蝎子，是
为一位老人疗疾，而那位老人居然还是一位老八
路。我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与之约好，想要拜访
那位老人。可捉蝎子的人告诉我，老人住在延安
市里的“八一敬老院”呢。

我记下了那位需要蝎子疗疾的老红军，想着
有机会时，一定要去拜访他。

是夜我住在黄河边上，听着黄河的流水声，
睡得踏实极了，不过睡梦中似还听到了一曲名叫
《老祖宗留下个人爱人》的信天游……最初，我是
从一位白姓老汉嘴里听到的，我把这曲信天游从
他嘴里也学唱下来了：

六月的日头腊月的风，/老祖宗留下个人爱
人。/三月里桃花满山红，/世上的男人就爱女人。

后来我游历在陕北的山山梁梁、沟沟峁峁
里，总有机会认识如白姓老汉一样的人。譬如米
脂县的杨家沟，有个与我的家乡扶风县名字一样
的镇子，即扶风镇。一次采风到了那里，我遇到了
另一位老人，我们从“扶风”两个字说起来。说得开
心时，他吼唱出了白姓老人所唱信天游的后一段：

天上的星星排对对/人人都有个干妹妹/骑
上那个骆驼风头头高/人里头就数上咱二人好

这位老人唱了这曲信天游的后一段后告诉
我，这里的扶风镇，确与关中平原的扶风县血脉

相承，是一家子人哩。明末清初，他们为躲祸乱，
从故乡扶风县来到这里，开辟了这里的扶风镇。
老人家这么说了后，加重了语气，还说了这样两
个字——“道道”。

老人家说：人这一辈子，是要讲道道的。
老人家说：就像信天游里唱的那样，人爱人，

就是道道。
我在陕北的山山梁梁上走，在陕北的沟沟峁

峁里翻，走了许多山沟，翻了许多梁峁，见了许多
人，在我与他们的交谈中，不断地累积着“道道”
两个字，到最后，我终于相信，陕北的语言体系
里，道道是必不可少的一个词汇。他们嘴里讲道
道，做人讲道道，做事讲道道，无道道不成方圆，
无道道非天地人伦。

“道道”二字影响着我，启发着我，感应着
我，在我创作的长篇小说《乾坤道》里，我便蛮不
讲理地安排了一个人物，他叫“道老汉”。

道老汉可是那位我在黄河乾坤湾采风时，想
要拜见的老八路？还别说，确实是他哩。而且还不
只是他一个人，而是像他一样的一群人哩。2019
年9月中旬，中国作家协会推荐部分作家参与脱
贫攻坚主题创作。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领到的
任务是去陕北采风写作。轻车熟路，我从北京赶
回西安，稍做休整，就上了陕北。期间我想起一个
多月前在黄河乾坤湾给自己立下的一个约定，便

走进了延安市的“八一敬老院”。在那里我找到那
位老八路，由于他身体原因，我没能与他深谈。但
这里的老八路、老解放多的是，据敬老院的服务
人员说，有200多人呢！其中就有吼唱了《老祖宗
留下个人爱人》的白姓老汉。我是惊讶了，撵到白
老汉身边，他不仅认出了我，还记得给我教唱信
天游的事儿。我想要从他身上挖掘点创作素材，
却又被他淡淡地谢绝了。白姓老人家拒绝的词
汇，依然是他说给我的那两个字。

白姓老人家说：“道道……我那点事有甚好
说的呢？”

“这里有故事的人多着哩。”
确如白姓老人家说的那样，能够住进“八一

敬老院”的人，不是老八路就是老解放呢！在“八
一敬老院”负责人的引导下，一下午的时间，与6
位谈吐自若的老八路、老解放，做了较为深入的
恳谈。

他们六人是：同景飞，93岁，志丹县意镇人，
原359旅轻机枪手；孟振亚，90岁，洛川县石头
镇人，原359旅重机枪手；王步福，101岁，宝塔
区蟠龙镇人，原359旅战士；王乃胜，92岁，延川
县永坪镇人，原西北局战士；高志昌，89岁，安塞
县坪桥镇人，原西北局战士；李福功，88岁，米脂
县城关镇人，原西北局战士。

与几位革命的老人恳谈，他们说得最多，也

最为集中的一个话题，就是他们参加革命，就是
“为了吃得饱，穿得暖”。志丹籍的同景飞老人回
忆说，他们兄弟姐妹共九人，吃不上，穿不上，前
前后后饿死了几个哥哥姐姐。父母亲为了他能活
下来，13岁就送他参了军。他刚参军时年纪太
小，做不了甚，就是整天整天纺线线，他可是能纺
线线哩，一天纺个七两八两的棉花，一点麻哒都
没有。他因此还获得了纺线线能手称号！去南泥
湾开荒种地大生产，他更是一把好手。最后跟上
队伍上战场，扛着枪，打胜了扶眉战役，又一直往
西去，解放宝鸡，解放天水，解放兰州……甚时候
都不会饿肚子，不会穿不暖！

同景飞老人家与我恳谈时，是穿了军装的，
在他军装的左胸前，佩戴了几枚灿亮的军功章，
这使同景飞老人家的神采雄赳赳气昂昂，很是为
我敬慕。

同景飞老人家讲说他的经历时，也不失时机
地要说“道道”。

不只他要说“道道”，与他同住“八一敬老院”
的老八路、老解放也要说“道道”哩……我与他们
的恳谈越是深入，“道道”两个字他们说得就越频
繁，这让我深刻地认识到，叠字的“道道”，可不是
陕北人措辞时喜欢叠字叠句那么寻常，其所包含
的精神力量，是可以上升到哲学与宗教层面的。

《乾坤道》的主人公道老汉呢？他是必须懂得
爱，知道爱的。因为爱就是陕北地面最受人尊崇
的“道道”，唯有“道道”上的爱，只有“道道”上的
爱，才能活出个人样儿来。

道老汉出现在我的小说里，我倾心书写的
《乾坤道》就有了灵魂。但仅有一个道老汉是不够
的，我在陕北的山山水水间、沟沟峁峁上寻找陪
伴道老汉的人物，我寻找到了劳九岁、池东方、柯
红旗，还有罗衣扣、乔红叶、田子香他们。他们手
携手、脚跟脚地走进了我的小说《乾坤道》里，使
得小说一下子热闹起来。

《乾坤道》里的柯守国、古月华代表了走进陕
北的第一代知青。我不能说后来的北京知青与他
们有什么必然联系，但也不能说一点联系都没
有。仿佛天造地设一般，在柯守国、古月华他们第
一代知青为了祖国的解放事业，离开陕北20多
年后，更为集中、更为广泛的就是响应上山下乡、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到陕北来的北京知青了。

北京知青无论留下或者离开，都对陕北的社
会经济和文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把我

的视野投向了他们，我把我的笔触也伸向了他们。
我所以选择了延川县黄河流经过的乾坤湾

作为我小说的根据地，是因为我听延川县的朋友
说，我敬仰的知青作家史铁生在这里插队的时
候，就特别喜欢看黄河的流水，喜欢听黄河的波
涛……还有路遥，可也是地地道道的延川儿孙
呢！史铁生在《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中，刻画了他
对曾经插队落户的陕北的满满怀恋，温暖而又温
馨，不见一词一句的不满，更别说怨恨与控诉了。
不只史铁生这样写他插队落户陕北的情感，还有
陶正、梅绍静等一批作文作诗的人。他们爱陕北，
爱得深，爱得真，爱在了他们的心窝子上。

站在黄河岸边，面对着那一道巨大的乾坤
湾，我还向黄河发问，是北京知青们的心肠好、重
感情？还是陕北人的心肠好、重感情？滚滚滔滔的
黄河没有回答我，但我听得懂黄河的心声，正如
黄土高原的陕北孕育出来的信天游唱的那样：

山沟沟里磨日月，磨道道里转，/苦水水煮仁
仁，泪蛋蛋飘起个船。/山丹丹开哟山洼洼红，蓝
花花开哟满坡坡蓝，/受苦人呀知道受苦人的难。

劳九岁、池东方、柯红旗，还有罗衣扣、乔红
叶、田子香他们，千真万确，是来到陕北这块神奇
土地上的第二代知青了。

那么第三代知青呢，他们是谁？罗乾生、罗坤
生、柘川秀、柘河秀他们就是。

罗乾生赴美学成回国，投入到秀美山川工程
的伟大实践中，他是专业的，也是专注的……罗
坤生学习罗衣扣，立志乡村教育事业，但在罗衣
扣的开导下，进入了亲生母亲田子香的团队，为
实现富裕乡村的理想做着他的贡献……柘川秀、
柘河秀姐妹俩在选择职业时，义无反顾地走进大
学生村官行列，返乡回村，继续他们父母辈未竟的
乡村建设事业。他们本来都有留城工作的机会，
可他们偏偏选择了乡村，让人钦佩，令人感动。

一代一代又一代，黄土高原的陕北，来了三
代知青，一代有一代的精彩，有一代的积淀，有一
代的树立。我因此要说，这是陕北的大幸，也是三
代知青的大幸，更是祖国的大幸……已故作家陈
忠实先生曾经说过，“陕北自古就是一块古老神
奇的土地，这里的每座山、每道沟、每一个村庄，
每走一处，都有如诗的传说，和丰富多彩的民间
艺术”。黄河有道乾坤湾，我文学的梦想，部分根
植在这里了，我希望乾坤湾能够给予我更大的文
学能量。

黄河有道乾坤湾黄河有道乾坤湾
□□吴克敬吴克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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